
学研究工作者 ,要敢于迎着时代风浪。这当然不是要大家去追风潮赶时髦 ,去充当什么“泡沫

明星” ,而是要敢于做时代的弄潮儿 ,敢于用科学的视角和眼光去正视大变革时代提出的种种

难题 ,并且从广远的时空视野 、以坚实的实地调查和长期追踪研究为依据 ,去回答这些难题。

让我们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 ,热烈地拥抱新世纪 ,纳百川 、采万花 ,创造新世纪中华

民族的新文明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学者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想和责任 ,也只有这样 ,社会学才

能无愧于我们的伟大时代 。

从　实　求　知＊

费　孝　通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同志们: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20周年的纪念会 。我想不到我还能参加 ,

我这个年纪了 ,能够参加我感到很高兴 ,很光荣。20年前这大楼还没有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造

这个大楼 ,最早我们的社会学所从民盟借了一间房子 ,几个人就搞起来了 ,和现在不能相比 。

现在我感想很多 ,首先从我个人讲 ,我已经到了最后几年了 ,再有几年自己也说不定 ,可是我还

是想多活些年 ,多做点事情 。我退休之后 ,主要还是做学术工作 。这几年主要做的工作 ,我自

己叫补课 ,不是小平同志叫我们社会学要补课吗? 社会学是一门学科 ,从整个学术界讲我们要

补足它。从个人讲 ,我也要补课 ,因为我这一生同社会学差不多 ,坎坷得很。我从 50年代开

始 ,就差不多脱离学术界了 ,没机会念书了 ,一直到现在 ,50多年了 ,1957年开始也 40多年了 ,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最近 20年 ,我才重新回到学术队伍 。50年前 ,解放之后 ,李维汉同志把我

调出来搞民族工作。我到了西南民族地区做深入调查 ,访问少数民族 ,到现在也还是有用处 。

这之后 ,大家都知道 ,我二十几年里不能看书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社会学研究所的建立又

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活 。那时候乔木同志找过我 ,先把我放在民族研究所 ,因为我从民族学院调

过来的。后来 ,因为要开办社会学 ,所以乔木同志把我调到社会学所 。从进来到现在 20年了 。

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我个人讲也很值得纪念 ,是我恢复学术工作的第一步。我脱离了

这么久 ,没有本领了 ,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党 ,恢复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没有好好完

成。从社会学恢复第一天起 ,我就开始补课 ,从头补起 ,从什么是社会学补起 ,补了一点 ,将来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希望还要补下去 ,尽力去补吧。其实大家也应该补这一课 ,我们的基础不

好 ,我们从外国引进了这门学科 ,并没在中国生根。我是这么看 ,不知对不对 。因为社会学要

研究自己的中国社会 ,我们对中国社会还不认识 ,历史这么长 ,人又这么多 ,要理解中国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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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要费很大劲 ,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要大批人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刚刚开头 ,

这是一门刚刚开始还没有长成的一个学科。现在这个学科我们还不能说出个道理来 。说老实

话 ,在座的应当能理解这一点 ,就像没准备的军队 ,要上战场去打仗了 。大家吃了很多苦 ,吃的

苦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 ,是整个历史造成的。这门学科没有成熟 ,还要摸索总结 ,摸索中有人

觉得很困难 ,而且不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我是其中之一吧! 20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摸索 ,我

要继续看书 、看人 、看社会 。我们搞调查 ,不能脱离实际 ,要“从实求知” ,我自己身体力行的就

是这四个字。从实际里面去求得知识 ,这是一个原则 ,对于中国社会我尽量地去参与 ,去研究

它 ,动脑筋想 ,把我想到的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对不对 ,总是一瞥之见 ,一双眼睛看不出这么多

啊。现在 ,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步步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可是走上这条

路而且还要走下去并不是那么容易 ,需要大家认识它 ,出主意 ,想办法 ,持科学的态度对待它 ,

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 。这一点我已搞了多年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停 ,昨天还在写 ,没有停 ,我

还是写啊 !能写就写 。我讲话不行了 ,嗓子不行了 ,脑筋还可以动动 ,还可以想想各种问题 ,我

想趁这个还能动脑筋的时候 ,把我想到的写出来。我已经老了 ,这是无法逃避的 。一个人身体

老化了 ,思想也老化了 ,要追上一个新局面 ,那是很困难的 ,总是比较落后吧 。差一步 ,差不止

一步 ,差好几步呢。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靠党的领导。昨天我们听到关

于台湾问题的传达 ,我掌握事实不够是估计不出来的 ,一听就比较清楚了 ,一切要分析 、要研

究 、要熟悉材料嘛。事情不知道 ,你怎么去瞎说呢。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要把中国的社会讲清

楚 ,我叫文化自觉。我的看法 ,社会是文化的一部分 ,一个人是一个生物体 ,生物体是要死的 ,

我都 90岁了 ,很不容易了 ,身体已经不行了 ,还能活几年不知道 ,总是要死的 。可是我们的文

化 、我们的社会是继往开来 ,它是不断的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就是继往开来 ,把以前集体

创造的东西继续传下去 ,我们就是中间的接力棒。这个接力棒 ,我没有做好 ,跑得不快 ,没跟上

时代 。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 ,大概有的朋友看到了。我讲的

是真心话 ,我认为 ,现在我们的社会学才刚刚开始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 。中国有它的特

点 ,我们要能讲出中国的特点是什么。现在看来 ,时间很快 ,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 ,世界已

经进入后现代时代 ,后现代现象已经进入到我们社会里来了 ,就像上网啦 、计算机啦。我到广

东的南海一看 ,他们已经可以在网上做生意了 。第一年我去看还没上网 ,第二年他们已经搞起

来了 。他们已开始跨入后现代的社会了 。可是我们现代社会还没完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局面。我们大部分地方的人还生活在乡土社会 、前工业化的社会中 。我们在西北看到很多的

少数民族地区还没有进入机械化时代呢 ,同我们沿海地区还差一个层次。可是呢 ,全世界已进

入后现代化的社会了 。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懂得过去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而且是怎么变化的 ,而

现在我们要跨过两个大的时代 ,一个是机械化的时代 ,从用体力劳动进入用机械劳动为主 ,这

个时代再进一步叫信息社会。对于信息社会 ,大家不清楚 ,西方也不清楚 ,这个社会将来究竟

怎样发展? 现在我们都在猜想 ,实际情况看到的不多 ,还不能总结。现在 ,我们不能放弃现代

化 ,又不能跑得太快 ,一下就去想后现代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完成现代化 ,可是完成四个现代

化之前 ,后现代已经进来了。所以我们的处境是很困难的 ,不但我觉得困难 ,很多朋友 ,我替他

们想也很困难。我总是说我们领导不容易 ,能做到这样真是很好啦 。能应付这样一个大的变

化的局面 ,那么只有一条 ,刚才景天魁同志讲得很对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各种优势能集中起

来 ,稳住阵脚 ,解决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是四个现代化。当前四化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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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我们还在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迈进一步之后 ,要先看到前面的变化 ,这一点我们这代人

一定要做好。我呢 ,没有多少年了 ,在这一代人里边时间不多了 ,可是我很关心我们的后代 ,希

望大家多做点事情 ,我也要多做点事情 ,为后一代人容易做事打下基础。我自己勉励自己 ,希

望还有几年 ,还能继续做下去 ,脑筋能用的话我还是要用 ,还不断写文章。最近把我补课的一

点体会写出来了 ,我今天早上才拿到 ,拿来送给大家。把我最近两年的想法写在里边 。我还有

一本书叫《九十新语》 ,讲旧的事情 ,话还是新写下的 ,实际也不是新的话 ,已是老话了 ,老人说

的话嘛 ,请大家指教 。我们这个没有完成的学科 ,在发展中的学科 ,要发展起来 ,还要请大家努

力 ,不要脱离实际。我们的学科不是一个空想的学问 ,是科学 ,科学是从实际里边出来的 , “从

实求知” ,从实际里面得到知识 ,把知识总结出来。一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 ,大家看 ,反复看 ,不

对的就改 ,不要怕自己出错 ,我出的错很多 ,要把大家的看法集中起来。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

成为最大的社会科学基地 、大工厂 ,带头把中国的社会科学这件大事情做好 。

谢谢大家!

贺　　　词
＊

雷　洁　琼

　＊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周年大会贺词 , 2000年 3月 21日。

　　值此纪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暨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之际 ,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

义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 ,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

和重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成绩卓著 ,贡献突出 ,成为中国社会学一支众所瞩目的学术力量 ,

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衷心祝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

新的世纪中再接再厉 ,取得更多更大的学术成果 ,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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